
《紅頭嶼在唱歌》 

 

正午 

仰望陽光刺不透油污 

所以海床沒有波光的溫柔 

海鷗在珊瑚枝上過冬 

鯨骸安眠在海懷裡 

海水日漸熱情讓共生藻無情離別 

潛水夫嫌棄用灰白脂粉打扮的我 

 

 

 

黃昏 

汪洋再也舉不起沉重落日 

塑膠如水母的口感吞嚥 

碾過匍匐的我和馬鞍藤 

但請讓我的魂魄 

隨潮汐重返洋流循環 

 

 

 

夜晚 

展翅撕開星空 

逃離鬼頭刀撕咬 

飛上藍天桎梏於漁網中 

群葬在粗鹽堆裡 

慾望下並無平衡 

只有浩劫下的佳餚 

 

 

黎明 

沾滿曙色的鐵皮 

他們把黃色魚罐頭丟棄於此 

是海蛇的慢性毒液 

啃食著島嶼的軀體 

啞了達悟族語 

人工斑斕的太平洋 

和沒有蘭花的荒島 


